
明清两代对孔府的
”

优握
”

事例

林 永 匡

山东曲阜孔氏贵族地主
,

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
。

·

从明清 到近

代
,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特殊恩宠和

“
优握

” ,

致使孔府在全国不仅具有显赫的政治地

位
,

而且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
。

从而成为明清两代全国首屈一指的
`

安富尊荣公府第
”

和 “
文章道德圣人家

” 。

本文从 《孔府档案》 中
,

关于孔府优复恩例类的一些未编号档

案资料
,

和 《国朝恩典节略 》 等的有关记载
,

进行这方面的论述
。

崇儒尊孔
,

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
。

明太祖洪武元十一月
,

明王朝即将衍圣公官秩
,

由原来的三品升为二品
,

阶资善大夫 , 永乐二十二年
,

明王朝

又赐衍圣公孔彦绪正一品服
,

麟袍玉带
,

三 台银印一颗
,

朝贺列文武班首
。

天启四年

(公元一六二四年 ) 时
,

又加 “ 以覃恩加太子太保
” 。

到明末崇祯元年 (公元一六二八

年 ) 时
,

更
“
加太子太傅

”
衔①

。

据 《阔里志 》 卷十二载
,

明王朝统治者还诏定衍圣公属官若干员
,

其中 有管勾一

员
,

典籍一员
、

司乐一员
、

尼山书院
、

珠洒书院山长各一员
,

( 明正德二年时又将此山

长职衔改为学录
,

分别在这 些书院
“ 以主其祀

”
) 三氏学教授一员

、

学录一员
,

还设有

掌书一员
、

知印一名
、

书写一 名
,

从衍圣公保举堪用人数
,

移咨吏部除授
。

为了祭孔的

需要
,

还设有博士两名
。

为了保障每年祭孔的经济上耗费和孔氏贵族地主反动政治寄生性消费的支出
,

自明

太祖朱元璋起
,

赐给孔氏贵族地主大量的祀田拨给大量贫苦农民充作孔府庙佃户人
,

供

其剥削役使
。

首先
,

自明朝初年起
,

明王朝便全部优免了孔氏子孙的杂泛差摇
。

以后又

陆续娜免了衍圣公本户和族人自置田土的税粮
,

称为免粮地
。

到明万历年间时
,

在曲阜
、

邹
、

滕三县又有轻粮地
,

所征正杂银数都比常赋特轻
。

其次
,

在赐田方面
,

明洪武二年

(公元一三六九年 )
,

明太祖朱元璋
“ 钦赐祭 田二千大顷

,

坐落充属二十七处
”

(一大

顷合三百市亩 ) ②
。

这些祭田拨给佃户承种
,

以其收入供给庙庭祭祀
、

属官傣禄
、

各役

工食
,

以及孔府自己支销之用
。

永乐五年 (公元一四 O 七年 )
,

明王朝又拨赐给孔府贻

田四段
,

共七十三大顷
。

其三
,

在明代
,

孔府 的庙户
、

佃户户人
,

亦是钦赐拨给
。

朱元

璋于洪武二年
“
钦拨民间

”
五百户

, “
凑人二千丁

” 。

每年地租收入
,

供孔庙
“
祭祀等

项支用
” ③同年

,

朱元璋还
“ 钦拨民间

” “
一百一十五户以供本庙洒扫

” ,

强逼无 依农

民充任④
。

世代为孔府服役
。

到了清代
,
孔府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

较之明代更为密切
。

清初统治者为了迅

速地确立全国的封建统治秩序
,

需要标榜
“
尊儒崇道

” ,

以减少汉族士大夫和地主 的阻



力
,

故对孔府予以种种 “ 优退
” 和殊荣

、
而孔氏贵族地主为着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利

益
,

亦加紧投靠新王朝主子
。

恰是这种各自对对方的需要
,

构成了有清一代中
,

孔府与

清王朝在政治
、

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
,

特殊 的
、

密不可分的关系
。

顺治元年 (公元一六四四年 )
,

山东巡抚方大献向清王朝呈递了 《恭陈平定山东十

二 要策》 的重要奏折
,

其中就谈到孔孟之道及对圣裔大宗的优礼问题
,

他在此奏中说
:

“
先圣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

,

本朝开国之初
,

一代纲常培植于此
,

礼应救官崇祀
,

复衍

圣公并四氏学博士等之封
,

可 卜国脉灵长
,

人文蔚起… … ”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
: “

此天下

仰以为盛典
,

后世传之以为美治
,

万不可迟缓也
。 ”

对此奏
,

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予以格

外的重视
,

并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
。

据档案 《国朝恩典节略》 记载
:
同年

,

衍圣公孔衍

植
“ 驰释入舰

,

遣官迎于邸第
,

给天字第一号下堤陛见
,

班列阁臣上
。 ”

并传旨
: “

孔

衍植仍以太子太傅袭封衍圣公
” ⑥

。

顺治二年 (公元一六 四五年 )
,

清王朝又传圣 旨
: “

加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 ,

并
“
赐衍圣公三 台银印

”
一颗⑦

。

顺治四年 (公元一六四七年 )
,

衍圣公孔衍植卒
,

顺治帝不仅
“
遣官喻祭九次

” ,

而且还
“
谕工部给价造坟

” 。

顺治五年 ( 一六四八年 )
,

顺治帝和清政府又
“ 救孔兴燮袭封衍圣公

” 。

顺治七年 (一六五 O 年 )
,

清王朝又
“
进衍圣公孔兴燮太子少保

” 。

顺 治八年 ( 一六五一 )
,

顺治帝还
“
进衍圣公孔兴燮太子太保

” 。

同时
, “

准衍圣

公孔兴燮奏国子监学正世袭
,

以奉仪封县圣庙祀
” 。

顺治九年 (一六五二年 )
,

顺治帝更亲自祭孔
, “

幸学释奠
,

行三献
、

两跪
、

六叩头

礼
” 。

在此之前
,

曾 “
先期遣 行人召取衍圣公孔兴燮及五经博士并族人

,

赴京观礼
, ”

礼毕后
, “

御彝伦堂赐坐
” 。 “

踢宴放礼部
” ,

又赐衍圣公蟒缎朝服
、

貂帽
。

五经博士

子孙及监生
,

赏给品服
、

银两
。 ” 更下 “ 诏陪祀生员俱准作恩贡送监读书

。 ”

顺治十三年 (一六五六年 )
,

清政府又
“
浩授衍圣公孔兴燮光禄大夫

” 。

顺 治十六年 (一六五九年 )
,

清王朝政府则
“
颁衍圣公清

、

汉文三 台银印
” 。

康熙时期
,

清王朝统治者为着进一步从政治上
、

思想上
、

文化上巩 固其封建统治
,

因而更行尊孔崇儒的政策
。 《 国朝恩典节略》 这一档案中

,

亦有详尽的记述
。

康熙六年 (一六六七年 )
, “

衍圣公孔兴燮卒
” ,

康熙帝
“ 赐祭葬

” ⑧
。

康熙七年 (一六六八年 )
,

康熙帝又
“
救孔毓沂承袭衍圣公

” 。

康熙八年 (一六六九年 )
,

康熙帝又在京
“
幸学释奠

” ,

并
“
先期遣行人召取衍圣公

孔毓沂率各博士
、

族人等赴京陪祀
”
祭孔仪式

。

予以殊荣
。

康熙九年 (一六七 O年 )
,

康熙帝及清王朝政府
“
授衍圣公孔毓沂光禄大夫

” 。

康熙十五年 ( 一六七六年 )
,

康熙帝和清政府又
“ 进衍圣公孔毓沂太子少师

” 。

康熙二十三年 (一六八四年 )
,

康熙帝在第一次南巡回盔途中
,

专程去曲阜参拜孔

庙及祭孔 ) 同时
,

康熙帝还亲手
“
御书 《万世师表》 四字

,

悬大成殿
。

特留曲柄黄盖
。

诣孔林酷酒
,

特命扩孔林地十一顷零
,

除其租赋
。 ” 此行中

,

康熙帝还
“
赐衍圣公

、

五

经博士及族人等书籍
、

貂蟒银币分 等
。

康熙二十八 (一六八九年
,

康熙帝恩准孔毓沂关于重修孔庙的折奏
。 “

命皂保同工



部虞衡司郎中阿尔稗
,

重修阀里孔子庙殿庞门坊二百六间
,

用努银八万六 千 五 百 有

奇
。 ” 并

“ 赐衍圣公孔毓沂 《诗书礼乐》 匾额
” 。

康熙四十年 (一七O 一年 )
,

康熙帝则又
“ 赐衍圣公长子孔传铎二品冠服

” 。

康熙五十二年 (一七一三年 )
,

康熙帝则
“ 诏衍圣公孔毓沂第五子孔传钮入 监 读

书
” 。

康熙五十八年 (一七一九年 )
,

康熙帝还
“
钦颁中和乐器一副

” 。

康熙六十一年 (一七二二年 )
,

康熙帝更
“
赐衍圣公视正一品大臣

,

荫一子五品

官
” 。

雍正帝撤祯即位后
,

不仅推行了尊孔崇儒的政策
,

较之顺治
、

康熙二帝更力
。

而且

在对孔府的
“
优握

”
方面

,
事例更多

。

雍正元年 (一七二三年 )
,

特
“
册封孔子以上五代

,

皆为王爵
,

建立崇圣祠
,

添设

礼生二十名
。 ”

衍圣公孔毓沂赴京
“
谢恩

” 。

但
“
归第卧病

” ,

雍正帝又专
“
遣御医诊

视
,

并赐参饵
。 ”

后孔毓沂
“
及卒

” ,

则又
“
遣内大臣奠茶酒

。

命大学士会同礼臣优议

邺典
。 ”

还
“ 诏三品以上汉官会吊

。

特命皇三子及庄亲王率内大臣四员
、

侍卫二十员至

第
,

再奠茶酒
。 ”

后更
“
仍遣行人司司正护送

,

驰全异
,

旋里
。 ”

对孔毓沂则 钦
“
赐溢

恭憋
” 。

雍正帝并
“
御制碑文一道

。

复命放葬日
,

再加祭二次
。 ”

雍正帝对孔毓沂之死

的这种种极不平常的殊荣和恩宠
,

可谓大大超过顺康两代
。

雍正二年 (一七二四年 )
,

雍正帝
“
救孔传铎承袭衍圣公

” 。

当年
,

他还亲自
“
诣

学释莫
” ,

并照惯例
“
先期行取衍圣公及博士族人入京陪祀

”
是年

,

曲阜文庙失火遭

灾
,

遣工部侍郎马腊会同山东巡抚陈世信
、

布政司博尔多相度重修
。

少创月努银一十五万

七千六百两有奇
。

在文庙修复竣工后
,

雍正帝又御制重修孔子庙碑
。

雍正三年 (一七二五年 )
,

雍正帝又
“ 诏郡县文庙丁祭用太牢

”
祭孔

。

雍正四年 (一七二六年 )
,

雍正帝则
“
颁文庙御书 《生 民未有 》 匾额

” 。

并
“
赐衍

圣公御书 《钦承圣绪》 匾顾
” 。

雍正七年 (一七二九年 )
,

雍正皇帝不仅
“
颁给先圣手执镇圭

” ,

而且 同年又
“
赐

衍圣公世祖御制人臣做心录
、

圣祖御制文集各书
、

御制周易本义各书
,

共二十七种
” 之

多
。

雍正八年 (一七三 O )
,

雍正帝在命人大修孔庙的同时
,

特别还为孔庙增设执事官

四十员
, “

每逢圣庙祭祀之时
,

虔肃冠裳
,

骏奔趋事
” ,

是年
, “ 重修文庙工竣

,

遣皇

五子致祭阔里
。 ”

衍圣公孔传铎入京谢恩
。

雍正九年 (一七三一年 )
,

雍正帝在
“ 诏修孔林的同时

,

又
“ 诏修衍圣公京城赐

第
” 。

还
“
准衍圣公孔传铎奏

,

救孔广栗承袭衍圣公
” 。

雍正十年 (一七三二年 )
,

衍圣公
“ 以林工告竣入京谢恩

”
雍正帝踢御铭松花砚等

,

并赐宴放礼部
。

同年
,
又

“
颁文庙大成殿

、

大成门御书匾联及法琅供器等
。

雍正十三年 (一七三五年 )
,

原袭衍圣公孔传铎卒
,

雍正帝又
“
诏赐祭葬

” 。

乾隆时期
,

乾隆帝在奉行尊孔崇儒政策方面
,

不仅大大超过前代
,

而且在对孔府的

孔氏贵族地主的
“
优握

” 和赏赐方面
,

亦更隆更丰
。

乾隆三年 (一七三八年 )
,

乾隆帝
“
御书 《与天地参》 匾联

,

颁放阔里文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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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
诣学释奠

” ,

先期
“
遣官召取衍圣公孔广栗率博士族人等

,

赴京陪祀
。 ” 次 日

,

“
衍圣公入谢

” ,

乾隆帝则
“ 赐宴放内廷

,
.

赐御制乐善堂文集一部
、

貂墨等件
,

赏妾优

叙有差
。 ” L

乾隆六年 (一七四一 )
,

乾隆帝又颁给阔里文庙铡
、

篮等器
。

乾隆八年 (一七四三年 )
,

乾隆帝又 “ 颁给钦定阔里文庙四季乐章
” 。 “ 赐衍圣公

孔广桑祭葬
” ,

并
“
刺孔昭焕承袭衍圣公

”
爵位

。

乾隆十二年 (一七四七年 )
,

乾隆帝又
“ 颁给阔里文庙爵七麦

” 。

乾隆十三年 (一七四八年 ) 乾隆帝
“
幸鲁

。

赐御制诗章
,

亲释奠礼成
,

诣孔林酪酒
。

御书门榜联额
,

悬大成殿
、

诗礼堂及各门
。 ” 又 “

留曲柄黄盖龄文庙
。

赐十三氏子孙宴
,

赐衍圣公御制诗章
,

御制乐善堂全集一部
、

御制 日知荟说一部
、

御选唐宋文醇一部
、

十

三经一部
、

廿二史一部
、

貂裘等件
。

赏责圣贤后裔及十三 氏子孙
。

有职者
,

各加一级
。

增赏进士
、

举人
、

贡监银两有差
。 ”

乾隆十四年 (一七四九年 )
,

乾隆帝又
“
颁给衍圣公清

、

汉篆文一品三台银印
” 。

乾隆十五年 (一七五O 年 )
,

乾隆帝则又
“ 踢衍圣公御书孔子庙碑文诗赞墨宝

” 。

乾隆十六年 (一七五一年 )
,

乾隆帝
“ 圣驾南巡

。

衍圣公孔昭焕恭迎圣驾
。

赐御制

诗章
。

浩授衍圣公孔昭焕光禄大夫
。 ”

乾隆十七年 (一七五二年 )
,

乾隆皇帝则又
“ 赐衍圣公 ((三希堂法帖 》 一部

” 。

乾隆二十一 (一七五六年 )
,

乾隆帝又
“
幸鲁

。

衍圣公孔昭焕恭接圣驾
。

赐御制诗

章
。

释奠礼成
,

诣孔林醉酒
。

赐衍圣公蟒袍
、

补褂等件
。

遣官诣启圣墓奠酒
。

特设孔氏

世袭六品官
。 ”

乾隆二十二年 (一七五七年 )
,

乾隆皇帝
“ 圣驾南巡回盔

,

幸胭里
。

诣庙拈香
,

行

三跪九叩头礼
。 ” 又 “ 诣孔林酪酒

” ,

并
“ 赐御制诗章

” 。

乾隆二十四年 (一七五九年
,

清军
“
平定准夷回部

” ,

乾隆帝于是
“ 遣官祭告胭里

文庙
” 。

并同时又 钦
“
赐衍圣公 《墨妙轩法帖》 一部

” 。

乾隆二十五年 (一七六 O 年 )
,

乾隆帝又
“ 赐衍圣公 《天瓶斋法帖》 一部

” 。

乾隆二十七年 (一七六二年 )
,

乾隆皇帝再次
“ 圣驾南巡

。

衍圣公孔昭焕恭迎圣

驾
。

赐御制诗章
。

回鉴
,

驾幸阀里
。

释奠礼成
,

赐衍圣公大缎八端
。 ” 后来

, “ 衍圣公

赴京谢恩
,

赐御制诗初集
、

二集各一部
。 ”

乾隆三十年 ( 一七六五年 )
,

乾隆皇帝又特别
“
颁给网里文庙蹲钟二 圆

、

特磐二

面
” 。

乾隆三十四年 (一七六九年 )
,

乾隆帝又亲 自
“ 诣学释奠

” ,

并
“
召衍圣公孔昭焕

陪祀
。

赐 ((敬胜斋法帖》 一部
。 ”

乾隆三十五年 (一七七 O 年 )
,

乾隆皇帝
“ 赐衍圣公 《皇朝礼器图》 全部

” ,

又

“
赐衍圣公孔昭焕长子孔宪培二品 顶带

” 。

乾隆三十六年 (一七七一年 )
,

乾隆帝再次
“
幸鲁

。

释奠礼成
,

颁周范铜器十 事
、

御制图说册页一匣
、

御制五临曲阜诗卷一匣
。

赏责有加
。 万

同时
,

又 “ 颁御书 《化成悠

久》 匾额
,

悬六成殿
。 ”

乾隆三十七年 (一七七二年 )
,

乾隆帝赐衍圣公孔昭焕 《钦定重刻淳化阁法帖》 二

5 6



部
。

赐孔昭焕的长子孔宪培 《钦定重刻淳化阁法帖》 一部
。

乾隆三十九年 (一七七四年)
,

乾隆皇蒂锡衍圣公 《御制诗三集》 一部
、

《御制评

鉴阐要》 一部
。

乾隆四十一年 (一七七六年 )
,

乾隆皇帝又幸鲁
,

祭告文庙
。

而后
, “

衍圣公孔昭

焕赴京谢恩
,

恭遇平定金川凯还献俘
,

行郊劳礼
。 ” 于是

,

乾隆帝又特命衍圣公紫光阁

陪宴
。

仍救礼部赐宴
。

乾隆四十二年 (一七七七年 )
,

乾隆帝则
“
赐衍圣公 《御制拟白居易新 乐 府 》 一

部
。

乾隆四十三年 (一七七八年 )
,

乾隆皇帝又
“
赐衍圣公 《御制全韵诗》 一部

” 。

乾隆四十四年 (一七七九年 )
,

乾隆帝
“
颁 《平定准夷回部战图》 一部

,

又赐 《兰

亭八柱帖》 一部
。 ”

乾隆四十五年 (一七八 O 年 )
,

乾隆皇帝南巡回奕
。

衍圣公率长子孔宪培
、

次子孔

宪增
,

恭迎圣驾
。

乾隆帝亲自召见
,

赏大缎
、

宫细
。

乾隆四十七年 (一七八二年 )
, “

衍圣公孔昭焕缮疏乞休
” ,

乾隆帝
“
刺孔宪培承

袭衍圣公
” 。

乾隆四十九年 (一七八四年 )
,

乾隆皇帝再次幸鲁
。

衍圣公孔宪培恭迎圣驾
“
蒙思

召见
” 。

并且特恩以衍圣公孔宪培在制
, “ 赐御制诗章

” 。

在乾隆帝
“ 释莫先圣礼成

”

后
,

又赏衍圣公孔宪培等以大缎等
。

应 当指出
,

明清两代
,

不仅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对孔府进行种种
“
优握

” 和赏踢
。

另一方面
,

孔氏贵族地主也定期向皇帝和皇室进贡
,

遇有喜庆寿日
,

更要亲自上京朝贺

或谢恩
。

封建帝王来曲阜祭孔
,

则要迎迁圣驾
。

孔氏贵族地主每年向皇帝和皇室进贡若干次
。

以清乾隆四十九年 (一七八四年 )
,

孔府 《进贡册》 记载的典型材料为例
,

该年二月初十
、

五月初六 日进贡两次
。

现 以二月

一次贡品为例
,

计有
: “

白玉镶嵌如意一柄
,

白玉炉一件
,

白玉驼一件
,

古 玉果洗一

件
,

古玉文玩一件
,

古玉文玩五件
,

古玉灵芝仙洗双件
,

古 玉彝炉一件
,

古玉蟠桃香盒一

件
,

周青绿象扁鼎一件
,

周青绿花瓤一件
,

周青绿越尊一件
,

汉青绿方壶一件
,

哥窑双

管瓶一件
,

霎红一统尊一件
,

定窑宝莲洗双件
,

嘉窑花囊一件
,

宋欧磁查斗一件
,

赵松

雪秋江待渡图一轴
,

倪珊松石图一轴
,

李从训平安歌谷图一轴
,

赵彦麟扫径迎 贤图
,

唐

寅山村夜色图一轴
,

击壤图一卷
,

陈道复收丹图一卷
,

赵昌山茶竹鸟一卷
,

仇英山水一

卷
。 ” “ 猪九十 口

,

羊九十牵
,

鹅九十只
,

鸭九十只
,

挂面三箱
,

耿讲三箱
,

林孩三

箱
、

革养三箱
,

小菜三箱
,

野菜五味
,

点心五种
。 ” L

。

这样繁多珍奇的贡品
,

需要耗

费成百上千的银两
。

至于皇帝和皇室喜庆贺寿
,

则贡物和礼品更丰更盛
。

光绪二十年 (一八九四年 )
,

慈禧太后过六十岁生 日
,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携妻

随母上京贺寿
。

十月初四
,

孔令贻母彭氏和妻陶氏各向慈禧太后进贡早膳一席
。

两桌膳

用银多达二百四十两
。

O 这次进京贺寿累计用银二千七百三十四两
。

L可购小麦四十六

万斤
,

可供一千二百人吃用
。

为迎接皇帝
“
巡幸

” 孔府的花费更加浩繁
。

一七七一年 (清乾隆三十六年 ) 十月
,

乾隆帝与其母来曲阜朝圣
,

为取悦皇帝
,

一

挤了



路修建亭台舞榭
,

所经
“
御路

”
派佃户无偿劳役修筑

,
.

勒令
“
黄童白受欢迎道左

” 。

为

迎 “ 圣驾
”
单是准备戏一班

,

添办行头
,

`

就花银九百二十两@ 乾隆帝来曲阜后
,

衍圣公

孔昭焕
,

献白银一千两
,

请皇上
“
进御膳二次 ” L

。

招待 “ 随驾大人” 的席面
,

仅乾菜

果品这项开销
,

就费白银二百两L
。

这一切真是惊人的奢侈了
。 ,

至于广大庙佃户人
,

不仅受加租
、

劳役之苦
,

而且种种摊派
,

名目繁多
。

乾隆帝来

之前孔府以
“
接驾预备庆祝事宜

”
为由

,

一次摊派
“
搭采

”
所用

: “
黄布五十大丈

,

蓝

布五十大丈
,

红布三十大丈
,

白布二十大丈
,

席一千领
,

箔一百领
,

竹竿四百根
。 ”

O

事隔两月
,

乾隆帝早已走了
,

孔府却又以
“
大差需用布匹

”
作幌子

,

向下勒索
: “ 红布

二千九百尺
,

黄布一万二千尺
,

绿布一千五百八十尺
,

深鱼白布一千三百尺
,

共布一万

七千七百八十尺
” 。

L

简短的结论
:

一
、

列宁指出
“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

,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

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

能
:
一种是剑子手的职能

,

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
” 。

L明清两代的封建统治者
,

他们在

残酷镇压和纹杀农民起义及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
,

更 是狂热地
、

频繁地到曲阜祭孔朝

圣
,

并对孔氏贵族地主在政治上
、

经济上大加
“
优握

” 。

这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积极

奉行尊孔崇儒的政策的具体表现
,

这种种 “ 优握刀 和思赏
,

具有强烈的封建政治的色彩

和特点
,

它是直接用于加强明清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政治思想统治这一 目的的
,

更

是孔氏贵族地主积极充当其奴才和工具的反动政治作用的独特表现
。

二
、

纵 观明清两代对孔府的
“
优漫

”
事例可知

,

明代最高封建统治者
,

自朱元璋

始
,

除给予孔氏贵族地主政治上种种殊荣和
“
优握

”
外

,

更多的是在经济上给孔府 以赏

赐
。

到了清代
,

与明代相比较
,

孔府的政治殊荣地位更形拨高
,

康熙
、

乾隆二帝的多次南

巡祭孔及恩赏
,

使孔氏贵族地主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和声势
,

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

但在土地和户人的钦赐方面
,

却仅仅维持了明代的规模
,

而鲜有增添
。

故清代与前明较

之
,

除经济色彩外
,

其政治色彩更浓烈
。

三
、

明清两代
,

孔氏贵族地主进贡和迎接皇帝
,

直接体现出这个大贵族地主与最高

封建统治者特殊的政治关系
,

也正是仗此地位和声威
,

孔府才肆无忌惮对庙佃户人巧取

豪夺的
。

然而
,

孔府岁岁的贡纳和迎接皇帝
“ 巡幸

” 孔庙圣地的巨额支出
,

却又很快地

转化为广大庙佃户人的许多新的劳役和重负
。

在他们身上
,

除了要负担孔府各种租税和

劳役外
,

还要承受 由此转嫁来的种种摊派和摇役
。

还应指出
,

这种额外盘剥
,

也是最高

封建统治者直接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无限额的重负
,

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赋税
。

而这一切

又恰是导致广大庙佃户人贫困破产和社会生产停滞的直接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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